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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明以降，在章回体小说等经典文体的推动

下，中国叙事形成了独特的结构范式和叙事美学传

统。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电影、电视剧等现代视听媒

介的兴起，古典叙事模式在新的媒介生态中持续演

化，并以多样化的形式影响着当代文艺创作。当前，

影视等视听艺术不仅成为传统故事资源最重要的当

代表达渠道，其结构逻辑、叙事节奏、讲述方式等诸

多方面亦与章回体等古代文体形成了深度对话，并

对其进行了重组。一方面，视听艺术作品通过分集播

出、旁白解说、单元结构等展示机制，延续并激活了

章回体分回标目、全知叙事等核心特征；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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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和观众审美诉求的变化，传统

叙事模式在当代语境下亦不断生成新的表达策略，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与创造力。

一、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叙事基因

深入探讨章回体小说在当代视听创作中的回

响，我们必须首先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工具，对其

内在的叙事基因进行解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

解其文体特征，更是为了建立有效的分析框架，

用以衡量当下视听艺术创作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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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说话”到案头：“讲述性”叙事范式的

形成

章回体小说的直接母体是宋元“说话”艺术，

这一起源规定了其最核心的叙事特征，即强烈的讲

述性。①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其理论中区

分了“故事”“叙事”和“叙述”的概念。②章回体小

说始终在文本层面延续“说话”这一口传文体的“讲

述性”特征，展示并强调着“叙述”（讲述）这一行为

本身。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

演义》开篇这句妇孺皆知的话，其功能远不止于交代

故事背景，它直接确立了一个叙述者的在场。这个声音

来自一个“故事外的叙事者”，即他/她身处故事世界

之外，讲述着一个与自身经历无关的故事，是一个全

知全能、洞悉历史规律的“说书人”。这一叙述者并非

隐身的，而是频繁地通过“看官听说”“且说”“正所

谓”等套语，直接与假想中的读者或听众进行对话。

这种“模拟说话”的说书人姿态，决定了文本与

读者之间的一种叙事契约。读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听

众的位置，默认了叙述者对故事进程的绝对掌控权。

叙述者的声音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渠道，更是组织意

义、引导情感、做出道德评判的权威。例如，在古典小

说名作《水浒传》中，叙述者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英

雄好汉的赞美和对贪官污吏的鄙夷。这种“侵入式

叙述”③是构成章回体小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将故事、历史与教化功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与西

方现实主义小说追求“客观”“中立”的“隐藏的上

帝”式叙述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连续性与单元性的统一：叙事时序与叙事

节奏的建构

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是单元性与连续性的精妙结

合，其核心机制是“分回标目”与“回末悬念”。

从叙事时序的角度看，章回体小说严格遵循线

性的、编年体的叙事顺序。故事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

时间依次展开，极少出现现代小说中常见的闪回或预

叙。即便有对往事的回溯，通常也是由叙述者以“原

来……”的口吻直接进行概述式交代，而非让读者沉

浸式地进入过去的时空。这种严格的线性逻辑，反映

了其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追求时间顺序和历史演进

的清晰脉络的特点。

总体而言，章回体小说叙事按照线性逻辑往前

推进，就像江河循着一个特定方向流动，但其前进路

径是曲径通幽式的，而非直线式的一览无余。章回体

小说中的“回”就像是在一条叙事驿路上设立的标

志，能够标识出每一个叙事单元的独特风景，但并不

隔断整个叙事流程的连续性。因此，“回”作为基本

叙事单元，又制造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每一回都像

戏剧的一幕，有其内在的起承转合，聚焦于一个或一

组相对完整的事件，如“景阳冈武松打虎”“三英战

吕布”等。这种结构使阅读体验被清晰地“段落化”，

读者可以在每一回结束时获得一次阶段性的满足

感。而维系各个单元、驱动读者不断追读的动力，便

是著名的“且听下回分解”所代表的悬念技巧。从叙

事节奏的角度看，这种技巧是在一个情节单元的高潮

或关键转折点，通过叙述的突然“暂停”，人为地制

造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断裂。这一断裂将读者的

期待视野最大化，使其强烈渴望知道“接下来将发生

什么”。这种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操控，源于其口头展

演的经验—须时刻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它不仅是

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深刻理解并利用了人类心理需求

的叙事智慧。因此，章回体小说叙事体现出一种显著

的单元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三）无所不知的说书人：叙事声音与零聚焦

章回体小说的叙述者不仅是在场的，更是全知

的。在叙事学中，这涉及“聚焦”或称“叙事视角”的

问题。叙事学中的聚焦关乎“谁在看”，而叙述则关乎

“谁在说”。章回体小说普遍采用“零聚焦”④方式，

即叙述者所知大于任何一个角色所知，他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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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入任何角色的内心，洞悉其思想与动机，如《三

国演义》中“曹操见关公斩了颜良，又惊又喜”等表

述方式；他可以同时描绘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实

现空间的瞬间跳跃；他甚至可以预知未来，在时间

层面以上帝视角对人物的命运进行暗示或评判。

这种“上帝视角”的跨时空叙事模式，与“以事

系人”的创作原则密切相关。创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往

往不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其在具体事

件中的言行举止完成的。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保证了复

杂情节线索的清晰呈现，使宏大的历史画卷和众多的

人物群像得以在叙事文本中被有效地组织和安排。

读者在这种视角下，获得的是一种对全局的掌控感及

对命运的洞悉感，这与章回体小说常常处理历史、战

争、社会变迁等宏大题材是相适应的。

因此，章回体小说作为一个复杂的叙事系统，其

历史演变和文体特征都深刻地烙印着从民间口头艺

术到文人案头创作的完整轨迹。它以单元化的结构

承载着线性的宏大叙事，以“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引

导着读者的阅读体验。这些超稳定且易把握的特征，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重要特征，也为

我们考察其在当代视听艺术中的传承与演变，提供了

一套清晰而有效的分析工具。

二、结构性的继承：当代中国视听艺术中

的“章回体”叙事

在从文本走向视听媒介的众多现代艺术中，长

篇剧集以其分集播出的媒介特性，与章回体小说“分

回连载”的传统形式形成了天然的结构性同构。这种

内在契合使其不仅成为古典章回体小说最主要的改

编载体，更在结构范式、叙事节奏乃至观众的接受心

理等多个层面，系统性地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叙事传

统的跨媒介转化实践。在宋元“说话”艺术中，“说

话”艺人“在说话艺术中有‘且听下回分解’云云，其

‘回’字，原本取‘次’的义项，谓故事蔓长，一次不能

说完，需分若干次数，逐次讲述”。⑤这种基于时间和

受众接受方式限制的“分次讲述”模式，正是章回体

“分回”的原始动因。现代剧集的播出机制，无论是

传统的周播、日播还是网络平台的随时点击观看，都

天然地继承了这种“分次”与“连续”或“单元性”与

“连续性”相统一的观看模式，从而为章回体叙事结

构的直接移植、跨媒介转化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尽

管今天的传播介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但那种在特定时

间节点上讲述一个相对完整又留有悬念的故事单元

的叙事节奏一脉相承。因此，考察章回体叙事在当代

视听艺术中的生命力，长篇剧集无疑是其最直观、最

典型的呈现形态，它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范式

是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被继承、被跨媒介转译，并

继续发挥其强大的叙事魅力的。

（一）“分集”的契约：从“回”到“集”的同构

章回体小说最显著的外在形式，便是其“分回标

目”的结构特征。在《章回小说史》中，有学者指出：

“首先，分回标目，这是章回小说形式外观上最明显

的特征。章回小说分回标目的源头，当是宋元讲经讲

史话本。”⑥这种叙事结构将一个庞大的故事分割为

若干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连贯的“回”，每一“回”都

拥有一个概括其核心内容的“回目”，从而形成了“连

贯而又相对独立”的独特叙事节奏。这一古典范式在

现代长篇剧集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媒介平移”，电

视剧的分集形式，在结构功能上，与章回体的“分回

标目”形成了高度的对应关系。

以央视1998年版《水浒传》为例，其分集方式

正是对原著章回结构的忠实再现。在小说中，一个核

心人物或一个关键事件往往占据数回篇幅，从而构

成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电视剧也同样采用了这种

结构，例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

神庙”“武松打虎”等经典桥段，都在剧中以一集或

数集的篇幅被完整呈现。这种处理方式使电视剧的

“集”高度对应小说中的一“回”或数“回”的核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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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这一单元化的结构不仅尊重了原著的叙事节奏，

而且为电视观众的接受提供了便利。观众既可以从

头至尾连续观看，又可以选择性地观看某一个自己

感兴趣的英雄故事单元，而不至于在观剧时对整体

情节产生理解障碍，这与旧时听众可以随时进入“说

话”现场的体验颇为相似。

在标题的运用上，电视剧对章回体“回目”功能

的继承更为直观。央视1994年版《三国演义》便是一

个典型范例，其每一集的标题几乎都直接取自或改编

自毛宗岗评本的章回名，如第1集《桃园三结义》、第

5集《三英战吕布》、第41集《草船借箭》等。在古典

章回体小说中，“回目之设，既在提纲挈领，撮示内容

情节大要，也为叙事条理所必需”。⑦电视剧直接沿用

这些经典回目作为分集标题，其功能亦然：一方面，

它为观众提供了清晰的剧情导览，使其在观看前便能

对本集的核心事件有所预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本

身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致敬，它在视听媒介中保

留了原著的文学韵味，彰显了自身改编的“正统性”与

“经典性”。

不仅长篇剧集如此，当代国产电影和剧情类电

子游戏也具有相应的分“集”特征。如果说，当代中

国电影通过对讲述者身份与游历结构的重构，赋予

章回体精神以新的诗性表达，那么电子游戏则在更

为根本的层面突破了传统叙事的媒介边界。在近期

备受关注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中，主线流程

被明确划分为一个个“章节”或“幕”，这与长篇剧集

的“季”和“集”的划分逻辑完全一致。《黑神话：悟

空》提供了一个结构清晰的现代章回体样本。其大章

节沿用“回”的命名（如第一回：《火照黑云》），形成

明确的“分回标目”叙事模式。整部游戏分为六回，

剧情层层递进，每一回由若干任务串联推进，回与回

之间通过目标与线索的承接完成“缀段连缀”，最终

形成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⑧如果说读者在章回体小

说中依靠回目与提要把握结构，那么，玩家则通过章

节命名与阶段目标获得同样清晰的路径感。游戏在

“回末”设置了稳定的收束与承启机制，每一回结尾

皆“寻回一件大圣遗物”，并由此触发一段独立于互

动游戏内容之外的2D动画回忆，配以说书人画外音

的点评。此时，游戏从玩家操作层暂时退出，这段回

忆对人物关系与前史片段加以补叙，相当于章回体小

说中回末的提要和评述，既完成情节收束，又为下一

回预留叙事动力。很多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亦具有

这种分“集”或分“幕”特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

开详细分析了。

因此，从“分回”到“分集”，从“回目”到“标

题”，从“扣子”到“追剧悬念”，当代视听艺术对章

回体结构形式的移植，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次基

于媒介特性的功能性转化。它证明了章回体小说所

开创的这种单元化、连续性的叙事方式具有跨越时

代的强大生命力，能够与现代大众的媒介消费习惯无

缝对接。

（二）悬念的艺术：“下回分解”的当代转化

如果说“分集”是对“分回”的形式继承，那么长

篇剧集对“回末悬念”的运用，则是对章回体小说精

神内核的深度借用。在快节奏的当下，让观众在海量

内容中选择继续观看，是所有长篇剧集的生命线。章

回体小说早已炉火纯青的“悬念钩子”艺术，在今天

被视听艺术重新包装并放大。

当代剧集成功地将章回体小说“结尾悬念”这一

核心的节奏控制手段，转化为驱动现代观众持续观

看的视听机制。章回体小说的结尾常以“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制造悬念，其功能在

于预示情节发展，启发下文，本质上是一种吸引读者

继续阅读的“钩子”。在剧集中，这一技巧被更为直

观地影像化了。剧集结尾常常戛然而止于一个情节高

潮或关键转折点，如主要人物的命运未卜、一场大战

胜负未分，或一个新的冲突刚刚萌发。这种手法在功

能上与小说的“扣子”完全一致，其目的是维持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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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追看兴趣。在传统的电视播出模式中，这直接

体现为对“明天/下周同一时间”的收视期待；在网络

流媒体时代，则转化为驱动观众连续点击“下一集”

的强大动力。无论是《西游记》中一个磨难结束时新

的磨难又接踵而至，还是武侠剧里主角坠落悬崖生

死未卜之类的情节，其内在的叙事节奏控制原理，都

与数百年前的章回体小说一脉相承。

在剧集一集结尾处，往往具有以下叙事特征：一

是情节的戛然而止。或是主角被枪指着头，或是关键

证人即将开口却被暗杀，抑或是一个决定性的证物

被发现……画面在最紧张的瞬间定格。二是音乐的烘

托。在悬念点，紧张、激昂或充满悬疑色彩的背景音

乐会骤然响起，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顶点，然后戛然而

止，继而片尾曲响起。三是镜头的特殊处理。或是一

个意味深长的特写，或是一个指向未知危险的空镜

头，抑或是快速的交叉剪辑将多方矛盾汇集于一点，

等等。《长安十二时辰》将悬念艺术运用到了极致。

其故事时间被严格限定在十二个时辰（24小时）内，

但被拉伸为48集的篇幅。这种高密度的时间叙事，使

每一集的结尾都必然是一个紧张的“断点”。例如，

张小敬追踪狼卫的线索在此中断、靖安司内部的奸

细即将暴露、圣人的安危受到新的威胁……几乎每

一集的结尾，都抛出一个或多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构成了强大的叙事驱动力，从而迫使观众欲罢不能，

必欲追着剧情一下子看完不可，这其实正是“下回分

解”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

（三）跨界“说书人”：画外音与字幕的介入

章回体小说在叙事视角上最根本的特征，源于

其从“说话”艺术中继承而来的“讲述”姿态。如《章

回小说史》所论，“说话艺术作为诉诸听觉的艺术形

式”，其“说话艺人在讲说中间免不了要作些休歇”，

同时听众也需要“利用闲暇到瓦肆中去消遣”，这共

同决定了其分场分回的艺术形式。⑨在这种形式中，

叙事者（即说书人）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

色，他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更是情节的引导者和意

义的阐释者。冯光廉在《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

史》中将这一特征概括为：“以‘讲述’为目的的全知

全能的叙事模式”，其核心在于“有一个外在于和超

越于叙事过程的叙述者存在”，他“掌握着所有事件

的情况，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行为动态无所不

知，无所不晓”。⑩

这一“说书人”视角在当代剧集中，被系统性地

转化为一种重要的视听语言—画外音旁白（有时也

用解释性字幕），其功能与立场均是对古典叙事传统

的直接继承与模仿。如果说章回体小说中的“说书人”

（即讲述者）是文本对现场讲述的情景进行记录式

模仿，那么，电视剧等当代视听艺术中的“说书人”，

则主要是对章回体小说文本中的“讲述者”这一“角

色”或叙事策略的跨媒介模仿。因此，当代视听艺术

中的这一叙事策略堪称跨界“说书人”。

在一些历史题材剧集中，画外音旁白几乎成为一

种标准配置，其首要功能便是担任古典“说书人”角

色，并承担起“交代历史背景、诠释典章制度”的叙

事任务。以央视1994年版《三国演义》为例，该剧频

繁地使用一段浑厚、庄重的男声旁白，在重大历史事

件发生前，或在复杂的人物关系转换时，进行提纲挈

领的解说。例如，在官渡之战前，旁白概述了袁绍与

曹操双方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态势；在赤壁之战后，

则总结了天下三分格局的初步形成。这种处理方式

正是对小说中“话本”传统的忠实继承。电视剧的旁

白，正是通过声音媒介，复现了这种“讲史”的场景，

它假设观众对纷繁的历史背景不甚了了，因而需要

一个权威的“讲述者”来为之梳理脉络、点明要害。

除了交代故事背景，这种“说书人”式的旁白还

继承了古典叙事中强烈的“介入”姿态，即对人物和事

件进行直接评述。章回体小说中的叙事者常常“褒贬

评议是非，进行劝惩说教”，在1986年版《西游记》

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每当唐僧师徒经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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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旁白不仅会总结事件的经过，更常常带有明确的

价值判断。例如，在“三打白骨精”一回中，当孙悟空

被唐僧误解并驱逐时，旁白会以惋惜的口吻点出唐僧

的“人妖不分”，并预示其后续必然会遭遇更大的磨

难。这种直接的评述超越了纯粹的客观叙事，它引导

着观众的情感倾向，强化了故事的道德教化意义，这

与古典章回体小说中叙事者时常跳出故事、直接与读

者（看官）对话的传统完全一致。

这一功能在影视作品中被部分地继承，通常体

现为画外音旁白或解释性字幕，其作用主要是提供

背景信息或串联情节，但叙事者本身通常是隐藏的、

非人格化的。剧情类电子游戏则不仅能够完整地继

承这一传统，更通过其媒介特性，将“说书人”从一个

单向的讲述者，重构为一个与玩家深度互动的引导者

与记录者。

剧情类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可交互的新时代视听

艺术品，可以像传统小说和影视作品一样，通过画外

音旁白来直接模拟“说书人”的讲述。这种直接的听

觉呈现，比纯文本阅读更具在场感，比影视剧旁白更

具人格化魅力，能够迅速将玩家带入一个“听故事”

的情境之中。例如，在《黑神话：悟空》中，这一口吻

被巧妙转化为多个媒介装置的组合表达。每一回结

尾，当玩家寻回大圣遗物，游戏便暂时退出操作，转

入2D动画回忆，这里不仅回顾了本回事件，而且为后

续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动画之后，屏幕展开一张古

风绘卷般的地图，上面记录着本回遭遇的所有人物

和妖怪，玩家可以点击选择想要听取说明的角色，随

后，画外音“说书人”出场，对刚刚发生的主要事件、

所遇妖怪等作出评述与讲解。这种“点评”既有助于

玩家理清故事线索和叙事进展，又为每个“回目”赋

予独立的情感色彩。更进一步，地图上每一个妖怪的

位置都配有简明扼要的解说。“说书人”的声音如同

章回体文本中的短评或人物判词，为每个角色和事

件进行小结并给予定位。

游戏还在细节处保留了章回体小说的悬念传

统，如果玩家不继续听取说书而选择退出，界面便会

显示“且听下回分解”。这一提示直接沿用传统小说

的套语，让游戏的结构与古典文本呼应，也自然地引

导玩家期待后续剧情。因此，剧情类电子游戏不仅延

续了“说书人”口吻的评述、提要与悬念设置，更通

过交互与可视化手段，使其成为情节进展与玩家体验

的共同驱动力。玩家在从看故事到“写故事”的循环

中，获得了超越单一受众身份的主动性与沉浸感。

胡适在批评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时，虽不

赞同其具体观点，却承认“评点”本身就是中国小说

传统的一部分。⑪当代视听艺术中的旁白或字幕，在

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荧屏评点”。它将原

本附着于文本之上的眉批、夹批、回评等评点内容，

转化为一种直接的视听信息，与影像画面叙事并行。

观众在观看故事的同时，也在“聆听”一位“说书人”

的解读与评判。

因此，当代视听艺术对传统章回体“说书人”视

角的转化实践，不仅是叙事策略的简单移植，更是对

深层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说书人”在当代视听

艺术中的跨媒介呈现，成功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

传统中“述”与“评”相结合、“讲故事”与“讲道理”

相统一的独特美学特征。

三、视听化的创新：叙事视角与时空重构

章回体叙事在向现代视听艺术表达的转化中，

不仅完成了结构性的继承，更在叙事的核心维度上

进行了深刻的媒介重构。这一创新性实践集中体现

于对传统叙事时空与视角的系统性改造。在叙事视

角上，古典的全知“说书人”视角，让位于服务于人物

内在体验的主观化内聚焦视角；在叙事时间上，严格

的线性时序被视听剪辑手法打破，构建起以心理动

机为驱动的非线性时间；在叙述空间上，外在于故事

的“讲述现场”被重构为内在于人物经验的“记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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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在场空间”，从而消弭了讲述与故事的传统

界限。

（一）从“零聚焦”到“内聚焦”：叙事视角的主

观化转向

古典章回体叙事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说书

人”主导的全知视角的零聚焦。叙事者是一个外在于

和超越于叙事过程的存在，他洞悉一切，并将故事讲

述给被动的听众。这种视角虽然清晰，但与观众之

间存在着天然的间离感。当代视听作品往往放弃这

个全知的“说书人”，将叙事权力部分地让渡给摄影

机，通过“内聚焦”的视角，将观众从“听众”转变为

故事的“亲历者”。

例如，在《水浒传》原著中，林冲被陷害、发配、

谋害，最终杀人反抗的过程，是由一个全知的“说书

人”视角来讲述的。叙事者清晰地告诉读者陆谦等人

的阴谋，也详细描述了林冲的每一步行动。而在1998

年版电视剧《水浒传》中，导演大量运用了紧随林冲

的过肩镜头、面部特写乃至主观视角镜头，让观众的

视线与林冲的视线高度合一。当林冲在风雪中艰难

前行时，镜头是晃动的、充满压迫感的；当他在山神

庙内听到陆谦等人的对话时，镜头透过门缝窥视，观

众与他一同屏息凝神；当他最终爆发、举刀杀人时，创

作者使用了剧烈运动的镜头和快速剪辑手法。

这种视角的转换，将叙事从“他（林冲）感觉如

何”的外部告知，转变为“我感觉如何”的沉浸式体

验。观众不再是听一个关于英雄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而是亲身“成为”林冲，感受他的冤屈、隐忍、绝望与

最终的爆发。这也呼应了陈美林等学者在《章回小说

史》中对现代小说发展的观察：叙事角度开始从作者

的“全知全能”向人物的“内视角”转化，更注重“人

物心理活动”的呈现。⑫通过放弃“说书人”的全知权

威，电视剧《水浒传》对“林冲风雪山神庙”段落的艺

术表现将一个古典英雄传奇重构为一场具有现代感

的个人心理悲剧。

在电影《一代宗师》中，观众对宫二这一角色的

理解，并非完全来自外部的旁白解说，而是来自镜头

对她眼神的长时间凝视，以及雨夜打斗中跟随她身体

起伏的主观运动镜头。观众仿佛“成为”宫二，直接

感受她的坚韧、悲怆与决绝。这种“出位”操作，同样

呼应了叙事角度开始从作者的“全知全能”向人物的

“内视角”转化，更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趋势。⑬

（二）叙事时间的重构：视听剪辑对线性时序

的突破

章回体小说在叙事时间上严格遵循着线性逻

辑。故事按照事件发生的客观先后顺序展开，时间是

单向前进的、不可逆的。古典小说强调故事环节的发

生、发展、高潮、结局这种具有明显的时序特征的线

性结构，对过去的交代，通常也只是由“说书人”进行

概述式的补叙。当代影视剧创作的一大创新，便是利

用剪辑这一核心的视听语言，打破了线性时间顺序，

引入现代叙事所擅长使用的心理时空，通过闪回等手

法，将时间的流动从客观的物理进程转化为人物主观

的心理进程。

以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对“葫芦僧判断葫

芦案”这一情节的处理为例，便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视

听化的创新实践。在小说原著第四回中，有关薛蟠打

死冯渊、贾雨村徇私枉法的过程，主要是通过门子之

口，以一种线性的、补叙的方式告诉给贾雨村，读者

处于和贾雨村一同“听故事”的位置。然而，在电视

剧的改编中，导演则将这一段过去时的口头叙述，创

造性地转化为一段段视觉化的闪回。当门子讲述时，

画面立刻切到冯渊与英莲（香菱）相遇的场景，并直

观呈现了薛蟠蛮横行凶的动态过程。

这些闪回的功能不再是小说中服务于“故事”线

性进程的一个信息补充，而是服务于对人物内在情

感世界的视觉化呈现。观众不再仅仅是“听”到一个

案情梗概，而是直接“看”到冯渊与英莲之间萌生的

纯真情愫、直面薛蟠的凶残暴戾。通过这种带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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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情感冲击力的记忆碎片呈现，观众得以沉浸式地

共情于香菱命运的悲剧性开端，从而深刻理解其后

来一切不幸的心理根源。这种以心理动机和情感冲

击驱动的非线性叙事，将古典章回体小说中相对外

在的“因果链”（因为门子讲述了A，所以贾雨村判了

B），转译为现代影视叙事中更具深度的内在“情感

链”（因为观众亲眼看见了A的悲剧，从而对B的非正

义感同身受）。

电视剧《琅琊榜》对赤焰旧案的处理是一个典

型范例。剧中关于这桩旧案的闪回，并非在故事开

端进行一次性的完整交代，而是以一种血色的、破碎

的、充满主观情绪的影像片段，反复冲击着主角梅长

苏的记忆。这些闪回的功能已然不再是服务于故事

线性进程的信息补充，而是服务于人物内在情感世界

的视觉化呈现。观众通过这些不断插入的、带有创伤

色彩的记忆碎片，得以沉浸式地共情于主角背负的巨

大伤痛，从而深刻理解其当下一切复仇行为的心理根

源。这种以心理动机驱动的非线性叙事，将古典章回

体小说中相对外在的“因果链”，转译为当代视听艺

术中更具深度的内在“动机链”。

（三）叙述空间的重构：从外部讲述到内置

现场

“叙述空间”即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⑭

章回体小说中的“说书人”最根本的身份是一个客观

的、权威的讲述者。他所处的“叙述空间”，是一个

外在于“故事空间”的、超越性的“讲述现场”。虽然

他会“褒贬评议是非”，但他始终与故事中的世界保

持着清晰的距离。当代视听艺术的一个重大创新，便

是对这一内外分明的空间关系进行彻底解构，将“叙

述空间”从故事外部移至内部，重塑为一个不可靠的

“记忆空间”或是一个在场的“体验空间”。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叙述空间”内化的

典范。影片通篇由成年后的马小军以第一人称进行叙

述，其“叙述空间”不再处于客观的历史之外，而是

充满了主观色彩与情感温度的“记忆的密室”。更重

要的是，这个空间本身变得并不可靠。电影结尾，旁

白者自己推翻了之前讲述的许多情节，坦陈记忆的虚

假与夸饰。这正是对古典“说书人”权威叙述空间的

解构。古典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真事隐去，

即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虚构。而《阳光

灿烂的日子》则将这一过程戏剧化，它不再是“隐去

真事”，而是公开探讨“何为真事”，使“讲述”这一

行为本身成为电影的核心主题。这种处理方式将章

回体叙事的“说书人”传统从一个客观的“讲史”模

式，转译为一种富于现代主义精神的心理现实主义

表达，其核心不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如何记

得发生了什么”。观众被引导着思考叙述的本质、记忆

的建构，这正是对古典叙事范式的一次深刻的精神

升华。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引用葵生的

《茶余客话》关于《西游记》成书与地域来源的相关

议论“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⑮可见其真

实性与作者身份往往是模糊的。在这类创作中，观众

往往被置于一个与“说书人”同等的位置，共同在碎

片化的信息中寻找真相。这种叙事策略将古典章回体

小说中叙事者与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彻底打破，叙事

者不再是权威的“知情者”，而是一个与观众平等的

“探寻者”。其“讲述”行为本身，包括道听途说与个

人想象，都成为故事内在肌理的一部分，而非外在的

评判或引导。由此，作品完成了对叙述空间的根本性

重构：它将传统叙事中“讲述”与“故事”两个分离的

空间，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内在体验

空间，构成了现代视听艺术对古典叙事模式在空间维

度上的重要变革。

结语

作为中国古典叙事艺术集大成者的章回体小

说，其强大的叙事基因并未在媒介更迭的浪潮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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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是在当代中国视听艺术，特别是长篇电视剧

的叙事实践中实现了“重生”。这是一场跨越数百年

的、关于“继承”与“超越”的复杂对话。电视剧“借

用”了章回体“分回叙事”的结构之“形”，复刻了

“回末悬念”的节奏之“术”，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说书人”引导评论的教化之“神”，从而与深植于民

族文化心理的接受习惯无缝对接，为其大众化传播

铺平了道路。

当下的媒介环境正在经历又一次剧变。以网络

平台为载体、以“倍速观看”和“弹幕”等为特征的流

媒体正在重塑观众的收视行为。当“下一集”的按钮

就在手边时，“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悬念功能是否已

然改变？当无数“弹幕”实时地对剧情进行评论、解

构甚至“剧透”时，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集体“说

书人”是否已经诞生？这些新的媒介生态将如何与古

老的章回体叙事基因发生新一轮的碰撞、融合，甚至

产生突变？

从宋元瓦肆勾栏的说书人到明清的案头作者，再

到今日全球网络中的流媒体观众，这条看似遥远的

叙事长河，其内在的奔流逻辑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

与演变力。对章回体叙事传统在当代视听艺术中被

如何继承与超越的考察，不仅是对一种文学传统的历

史回溯，更是对当下文化实践的深度透视，深刻揭示

了叙事艺术在不同媒介之间传承与嬗变的发展规律，

为探寻数字时代的叙事可能性提供了一份源自本土、

极具价值的文化图谱与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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